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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司新国

一

周口，居于三川交汇之地。
三川交汇，想想就醉了。
川者，河流也；汇者，河流会合也。无

法考究谁先谁后，总之该来的都来了。沙
河从伏牛山东麓的石人山流经平顶山、
宝丰、叶县、襄城、舞阳 、郾城 、漯河 、西
华、商水，在川汇与颍河交汇；贾鲁河从
豫西荥阳绕郑州北经中牟、开封、尉氏、
扶沟、西华、商水在川汇入颍河；颍河从
登封嵩山流经禹州、襄城、许昌、临颍、西
华在川汇与沙河合流。 三条河呀， 从山
间、从原野、从最初的涓涓细流，越流越
急、越流越宽、越流越远。 像天上飘落的
玉带，翻滚着、喧闹着，在原野间盘绕、在
村庄间蜿蜒、在蓝天下徜徉。 或平缓、或
湍急，最终在周口胜利会师。周口像三川
结出来的果实，于是便有了周口的河南、
河北、河西，有了“小武汉”之誉。

周口傍水而生， 因水而荣， 是古老
的，又是年轻的。 说她古老，是因为她最
早的名字周家口， 源自明朝永乐年间那
个周姓船户。当年，明成祖朱棣开通中原
水运， 给周口带来了 500 多年的漕运和
商业辉煌。明隆庆四年黄汴所著的《一统
路程图记》 记载了当时南北交通的主要
水路、陆路、城镇，其中三处提到周口，这
是目前周口最早见于书籍的记载。 至康
熙九年周口步入鼎盛时期， 东来的舟楫
沿贾鲁河向北直通开封朱仙镇， 西去的
舟楫沿沙颍河至豫西。 周口渐成水陆枢
纽，位居河南四大名镇之一，有了近 600
年的城市发展历史。说她年轻，是因为历
史上最早归属商水， 间有两度为淮阳和
商水分治， 复又历经周口行署专辖县级
建制镇、县级市。直到 2000年 8 月 12 日
上午九时，“撤地设市暨中共周口市委成
立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至此，
新的中共周口市委员会正式成立。 位于
七一路的周口地区行政公署， 更名为周
口市人民政府。 撤换下来的原行署白色
标牌移交市档案馆归档保存， 周口历史
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因她的经
济欠发达而少为人所知。在广州，我说老
家周口。广州人说：“哦，知道，周口店，最
早发现猿人的地方。 ”

当市委书记刘继标 “大干快上三五
载，请君再看周口城”的庄严承诺响彻周
口大地的时候，当“百城建设提质”和“创
建国家级荣誉城市”在三川拉开帷幕、扬
帆起航的时候，蝶变如期而至。

我在一个秋日走进了这片神奇而美

丽的土地。

二

当年三川在周口交汇，河槽宽，水面
也宽。

两岸有纤道， 有载重 40 吨的木帆
船，有最多可载重百吨上下的“多节船”。
东起界首，西到襄县，仅周口就有船户七
百多家，拥有船舶千艘以上。鼎盛期号称
“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真个是
白天桅帆云集、舟车辐辏，商贾齐至、店
铺林立；晚上渔火明灭、笙歌阵阵，酒肆
驿站、灯红酒绿。

一船船小麦、大豆、高粱等入淮河、
进长江， 再把盐呀布呀皮货呀日用百货
呀从苏、皖、浙运回来。夕阳西下，落霞铺
彩之时，这儿便成了船只停泊的港湾。那
掌舵的老大、过往的商贾、拉纤的汉子便
循着斜铺的石阶缓缓地走上来。 在古镇
上舒展舒展筋骨， 在小酒店里沽一壶老
酒 。 便有了子午街 （老街 ），永宁集 （西
寨），有了冲子午街北口由周姓船户往返
摆渡开辟的渡口， 有了因周姓渡口而命
名的周家口。 随着客栈、餐馆、商铺人流
的激增，便又有了三义街、油坊街、牛行
街、磨盘街，有了顺河街 、界牌街 、剪股
街、裤裆街……最终，跻身为东邻淮泗、
西控秦晋、南连江楚、北通燕赵的物资交
流要冲、商品集散重镇。

我曾在十几年前的枯水期， 看到过
古渡码头遗址“真容”：东窄西宽，像一个
大簸箕斜铺下来。 东边方便客商来来往
往， 西边让那些帆船呀划子呀停靠在它
坚实宽阔的脊梁上。青砖铺就的地面，红
石堆砌的垒基，加固地基的木桩，从明清
就守在那儿。砖呀石呀木桩呀或青幽、或
红润、或乌黑发暗，洇着时间的光泽。 仿
佛在诉说着曾经的曙光与暮色、 繁茂与
凋零、欢乐与忧伤。能看见散落在水底的
淤泥沙礓， 能看见水草扭动着腰身荡来
荡去。有小孩在浅水里打水仗，有大人在
深水处扎猛子。船儿缓缓划过来了，打鱼
人伸出长长的竿子，吆喝着鱼鹰下水。鱼
鹰钻入水里荡起层层涟漪， 再浮上来嘴
里便有了一条小鱼。 女人们挽起裤腿蹲
在水边洗衣，深远而悠长的“梆、梆、梆”
捶衣声音，一似漫过悠悠岁月的回响。

那回响的余波，便是清末民初平汉、
津浦、京汉、陇海铁路的通车，便是黄河
多次决口乃至河道逐渐淤塞， 便是上个
世纪五六十年代河上多了许多拦水坝而

且未留船闸， 便是周口 500 多年内河航
运史黯然谢幕。 恢复航运、再现辉煌，成
为周口几代人的热议话题和迫切愿望。

1984 年，豫皖两省交通航运部门共
同完成了《沙颍河（漯河以下河段）航运

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历了刻骨铭心
的断航之痛后， 河南省在沙颍河复航工
程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1992 年沈
丘船闸建成；1998 年郑埠口枢纽一期工
程建成；2005 年沙颍河河南段实现了季
节性通航。但离千帆竞渡、通江达海还相
差甚远。 2017年 8 月 18 日，在周口人民
会堂，当刘继标书记讲到“以水润城、以
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以港促城”
的宏伟构想时， 话音未落， 便如巨石入
海，激起强大反响。 台上言辞铿锵、掷地
有声，台下群情激昂、掌声雷动，人们欢
呼雀跃、额手称庆。

三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
如今古渡已经走进泛黄的史册。 在

古渡遗址向西， 周口船闸与周口大闸交
相辉映，已然成为周口新地标。上游到大
路李航运枢纽、葫芦湾航运枢纽；下游至
沈丘千吨级船闸，所有“中梗阻”瓶颈制
约基本全部打通。 滔滔的河水被拦腰截
断、彻底驯服，千吨巨轮在船闸下井然有
序、畅通无阻。这是周口航运史上的划时
代转折，让人领略到了“高峡出平湖，神
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况味，还有那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
意境。

在老洋桥处远眺秋日沙颍， 晨曦中
的船闸和大闸，罩着薄薄的云翳，如遮着
面纱的少女，怯羞似的难窥真容。待天际
喷薄而出的炫目金光把云朵染成绛红，
便显现出了水面的烟波浩渺、 两闸的气
势恢宏。 从西杨庄、张树园向东，当年修
建大闸拓宽河道所积土方， 硬是在古河
床上堆出了一个穿大闸、 越汉阳路逶迤
向东的长岛芳洲，生生把沙颍分为两汊。
大有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
洲”，一水中分汉阳的神韵。 大闸向西河
面开阔、波光粼粼，逆水而上可达水镇邓
城；向东波澜不惊、水平如镜，穿城而过
把周口分为河南、 河北。 若赶上开闸泄
洪，远远就能听到隆隆水声。 到得跟前，
但见银河倒悬、激流若瀑。水落处迸珠溅
玉，荡起无数飞花雨雾。 打开船闸，放千
吨级货轮依次通行，那无数气泡爆裂、漩
涡绽开翻起的白浪，亦得“惊涛拍岸，卷
起千堆雪”真趣。 直到缓缓驶过船闸，船
尾翻起的浪花慢慢消失在视野， 水面方
归平静。

再看近处磨盘山、二板桥白鹭翔集，
百鸟啾啾； 远处蓝天下、 水起处棹舟隐
隐，云缀暮烟。 滨河公园那组纤夫雕像，
似乎在共同印证着这座中原港城因水而

兴的过往。 一群流着热汗、跣足裸胸、喊
着号子、逆水而上的拉纤汉子犹在眼前。
尽管古渡已成过往， 连接两岸的大桥越
建越多、越建越好，但他们的故事并没画
上句号。如今，周口人正在传承着他们坚
韧不拔的精神， 创造着他们想象不到的
一个又一个辉煌。“以水润城、以绿荫城、
以文化城、以业兴城、以港促城”的构想
已经成为现实， 承载着几代人梦想的声
声汽笛已经回荡在三川大地， 周口经济
发展的“木桶短板 ”已经拉长 ，公路 、铁
路、水路运输“三足鼎立”的立体交通体
系已经打通，带动周口大港口、大路网、
大物流的新格局已经形成， 恢复和达到
明清两朝鼎盛时期的白天桅帆云集，通
江达海；晚上渔火明灭、笙歌阵阵已经不
再是梦想。 在古渡的东部，“满城文化半
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的周口港，帆樯
林立、舳舻相接。有上千吨的货船卸货作
业，有数百米长的集装箱轮鸣笛出港。全
省唯一以内河港口为依托、 集五大临港
产业为一体的产业聚集区已华丽登场。
与临港产业关联度较高的国内 500 强企
业、央企和省管企业等纷至沓来。凭着周
口港通江达海能力的提升， 周口正迅速
从农业大市向枢纽大市转变。

“我打小就跟大人跑船。跑过载十几
个人、 装二三十担粮食的划子， 跑过装
10 吨到 25 吨货物的■子， 跑过最大载

重 50 吨到 100 吨的多节船。 现在，这船
一装就是上千吨 ， 搁从前做梦也不敢
想！”喜欢让孙子拉着他来看港口的老船
民李响，说起港口，感慨万千。

“向东至上海、南京等港口，对接‘海
上丝绸之路’； 向北融入郑州航空港区，
直达‘空中丝绸之路’；接入中欧班列（郑
州），直通‘陆上丝绸之路’；线上线下建
立‘公铁水空’多式联运平台，打通‘数字
丝路’。”说起周口港的未来，时任港区党
委书记的孙红伟“野心”勃勃，喜悦溢于
言表。

从他们的笑靥里， 能看到周口人的
自信和希望。 不知当年在周口古渡曾感
叹古镇的繁华和喧嚣，脱口吟出“万家灯
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名句的明朝
翰林学士熊廷弼，若活到现在，还会写出
怎样的诗篇、发出怎样的感慨。

四

见证了周口百年厚重、 历史沧桑的
还有水灌台和关帝庙。

高高耸立在周口东南的水灌台遗

址，早已是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断崖处
红烧土面、灰坑、墓葬；龙山时期的陶罐、
三角形鼎足、鸭嘴形鼎足；商代的陶碗、
陶罐、陶盆；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斧、石
铲、 石箭头隔着秦汉唐宋元明清及整整
一个民国， 无一不在昭示着周口的历史
积淀，引发着人们的无穷想象。依稀可见
那个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 似乎仍然
胼手胝足、伫立水灌台上，目光中透出观
水安澜、解民倒悬的慈祥，激励着周口人
筚路蓝缕、绝地奋起，把丰碑耸立在百姓
心间，把奇迹书写在豫东大地。

在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年）
的周口关帝庙里 ，“身长九尺 、 髯长二
尺，面如重枣 、唇如涂脂 ，丹凤眼 、卧蚕
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纯爷们关帝
圣君正在秉灯夜读。 这座凝聚着古代劳
动人民才能和智慧的古建筑群，布局是
那么严谨精巧， 殿堂是那么宏伟壮观，
雕刻是那么精湛瑰丽，装饰是那么富丽
华美。 尤其是木雕、石雕、砖雕、琉璃、彩
绘和铸铁等工艺的应用数量之多、 内容
之丰、工艺之精，在中原大地首屈一指、
享有盛誉。 清代文人高麟超在 《洗凡文
抄·陈游纪胜》中欣然点赞，发出“关圣帝
装塑威严，双石坊镂刻精妙。春秋阁飞檐
建瓴，铁旗杆直插云霄。 ”“集公输之巧，
荟冶炼之精……胜迹也！ ”的由衷感叹。

曾几何时， 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号称“周
口八景之冠”的关帝庙风光不再，关公也
几乎被小吃摊、商铺、棚户区挤压得喘不
过气。 如今，门前广场已经落成，高标准
升级扩建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关帝庙正
在以延续城市文脉、 提升城市品质的崭
新姿态呈现给世人。

五

和古渡口、水灌台、周口港、关帝庙
争芳斗艳的还有滨河公园、 沙河湾湿地
公园、森林公园。

眼前的美丽风景，让我想起了儿时，
想起了元代词人姬翼《水调歌头》中“回
首旧乡国，风物尽荒凉”句。那时，我家住
“老洋桥”南侧约百十米处。 河堤上除了
那尊铁水牛， 便是夏季游泳戏水人群和
女人捶布洗衣之声，别无可观之处。后来
在周口师专读书，依然与沙颍为邻。校区
周边是菜地和庄稼， 出大门向北约三百
多米是大堤。如果说春夏二季尚有“胜日
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之慨，到
了秋冬便是“■■昨夜鸣，蕙草色已陈”
了。 光秃秃的枝丫树杈在寒风中呜呜作
响，河滩里杂草横生、荆棘遍地，随处可
见“地雷”，堤外再向东是苍黄天幕下的
几个村庄。 晚间一个人轻易不敢上河堤
散步， 极易让人想起蒲松龄笔下的狐仙
鬼怪： 惨淡凄凉的月光， 没过膝盖的荒
草，化身美女的狐仙，阴风吹乱的树影，

让人不寒而栗。直到周口大闸落成，周口
才有了从大闸向东到“老洋桥”西侧很短
的一段滨河景观。说是景观，也只是硬化
了堤面，栽上了一些常青树而已。

经整修焕然一新的大闸，1958 年规
划 ，1959 年 9 月动工 ，1975 年 9 月才最
终建成。 其间历经十年，充满曲折。 在当
时不但是一个灌溉、航运、发电、工业及
生活供水相结合的多用途水利枢纽工

程， 还是周口滨河第一景观和标志性建
筑，也是周口人引以为傲的一张名片。

大闸之外，周口人休闲娱乐、养生健
身之处只有始建于 1954 年、 经 1978 年
扩建、1982 年 7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的
人民公园一家。

俱往矣！
如今的滨河公园，花木葱茏、移步换

景， 似长龙蜿蜒穿行于东西十几公里沙
颍两岸。这是一方身居闹市，而又能享山
林之趣的乐园， 也是城市规划与中国园
林艺术相结合的完美见证。 以隐晦的方
式连接着那些藤蔓式的古老记忆， 让城
市有了千媚百娇、勃勃生机，让人们有了
走近自然、纵情田园的栖息之地。

沙河湾湿地公园则是另一番气

象———长堤和老电厂之间， 昔日垃圾成
堆、灰坑臭水的荒芜之地，谁也想不到会
摇身一变，成了人间仙境。竟如大漠上乍
然显现的海市蜃楼，将水源涵养、都市休
闲、历史文化、科普基地集为一体。 花海
景观区、观赏湿地区、工业遗韵区、生态
保育区闪亮登场，雪芦栈桥、春沐樱坪、
映云花海、山水荷韵熠熠生辉。还有帆桥
呀龙桥呀海绵城市博物馆呀， 那些四时
竞放的花朵、从早到晚时断时续的鸟鸣，
以及从水面或草地上徐徐拂过的熏风，
让人们在这里远离喧嚣、亲近自然，在天
水之间感受人生的欣喜与哀愁、 夜晚的
神秘和温馨、阳光的快乐与激情……

令人陶醉的还有周口森林公园。 那
是一个周口各县市区游人最有归属感的

地方， 也是外地游客领略周口各县市区
地域文化的地方。 在森林康养区内，14
个以县市区命名、 展示周口风情民俗的
主题园已经基本完工。足不出园，可以在
商水园仰视寿圣寺塔， 在西华园见证杜
岗会师，在郸城园游览王禅故里，在淮阳
园品味万姓同根， 在扶沟园和吉鸿昌对
晤，在川汇园见识“周口八景”……山石
水榭及塔影、牌坊、码头逼真再现了三川
胜迹， 散落在园内的一砖一瓦似乎都有
一个美丽的故事。

我看惯了周口的日出日落， 惊诧于
周口的日新月异。几乎每一天，都能感受
到巨变带来的簇新与活力、美好与兴旺。
仅就公园而言，已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城南到城北，城东到城西，每当晨雾初起
或是夕阳西下，便是人们纷至沓来，放松
身心时分。生态地毯越铺越大，市民就近
游憩、休闲、健身已是寻常事。

六

这里有一组数据。
三年来，有 112.3 亿元用于实施中心

城区主次干道拓宽工程、 道路改扩建工
程、断头路打通工程、城市主干道和重点
建筑美化亮化工程。完成了新北环、七一
路、文昌大道东延、八一大道南通商水等
重点设施建设。 2018年启动实施重点项
目 103 个， 总投资 1315 亿元；2019 年启

动实施项目 166 个， 总投资 2040 亿元；
新建改建 100座一类公厕，100个街头游
园。大大小小的超市商厦，包括商业巨头
万达广场花落周口。

这些看似枯燥的数据， 便是随着周
口推进中心城区大变化、 生态环境大改
善、 干部作风大转变徐徐展开的美丽图
卷。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大项目的
落地，一座又一座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
一条又一条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 直到
高铁站赫然屹立东区， 让周口逐电追风
跨入高铁时代，成了“飞毛腿”：早上在北
京喝豆汁，中午在老家喝胡辣汤，晚上不
耽误去全聚德会朋友吃烤鸭。

“两年多没回来，想不到家乡变化这
么大。从高速路上下来就迷了路，转了几
圈子才摸到家。 ”在外地经商的朋友，参
加“情系家乡周口行”和周商大会后，已
把公司开到了老家。

变化最大的还有新型社区。
“要说变化，我们这些住在川汇区美

好家园的人最有体会。”一位退休老教师
说，“美好家园原来并不美好。 下水道常
年不通，道路坑坑洼洼，遇到暴雨污水横
流，车辆乱停乱放，电线胡扯乱拉，整个
就叫一个脏、乱、差。现在道路铺平了，下
水道畅通了， 连凌乱的电线也被捆扎得
整整齐齐。公共场所安装了健身器材，建
起了社区娱乐室。 ”

朱庄社区位于城乡接合部，因为村
里环境太差，有钱人买房进了城。 现在
朱庄小区高品质的硬件设施、高覆盖率
的绿色植被 ， 以及浓厚的怀旧文化氛
围，不仅使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改
善，还提升了城市品位，从原来的“脏乱
差”变为现在的“绿净美”。 社区的老王
是资深烟民， 手指被烟熏的像烤鸡腿，
烟灰随处弹，烟屁股随处扔。 据他爱人
说，让他洗一次澡 ，从口头要求到付诸
实施往往拖延一至两周 ， 总是被有事
呀、没出汗呀 、有点困呀之类的理由终
止，最终，汗味烟味混合发酵，腌制成一
种特有的“臭男人”味。 “现在老王变了：
烟断了 ，洗澡勤了 ，说是不变对不起这
草呀花呀，也对不起这蓝天白云！ ”老王
的老婆提起老王，脸上荡漾着满满的幸
福和满足。

创建国家级荣誉城市，“创” 的是城
市的面貌和文明， 更是人民群众的喜怒
哀乐。改变的不仅仅是居住环境，还有思
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七

这些变化背后， 是周口人付出的不
懈追求和艰辛努力。

如果不查会议记录， 谁也记不清从
2017 年 8 月 18 日创建国家级荣誉城市
第一个动员会开始，大会、小会、例会、座
谈会、督导会，到底开了多少会。

如果不是全天候摄像追踪， 谁也说
不了从 2017 年 8 月 18 日创建国家级荣
誉城市第一个动员会开始，搞拆迁、抓安
置、做规划、筹资金、白加黑、风兼雨，究
竟走了多少路。

三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一
瞬间，对于周口而言，却是开局就是决战
的三年、起步就是冲刺的三年。一千多个
日日夜夜，见证了周口人的矢志不移，晨
兴夜寐，见证了周口市的凤凰涅■、浴火
重生。

从市领导到基层干部， 这是一支不
知疲倦、敢打硬仗的队伍。在市直机关和
川汇区， 有一种说法听着难听， 但很形
象， 叫做每天 “比鸡起得早， 比狗睡得
晚！ ”

不妨再举两个例子： 一是川汇区在
推进创建国家级荣誉城市工作时， 有人
汇报工作想得到区委主要领导认可，直
到开第一百个例会时，才听到一句“还可
以”。二是市直一个局长的小女儿在爸爸
主管的项目通过验收后， 长出口气说这
也算对得起爸爸的脸了。 她的爸爸早出
晚归，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十天半
月也难见上一次。 看到爸爸瘦了一圈的
脸、白了双鬓的头，女儿心在流泪。

如今， 巍峨壮观的市文化艺术中心
拔地而起，博物馆、科技馆、体育中心鳞
次栉比，会展中心、报业大厦、广电中心
相映生辉，万达、昌建、圣桦和引黄调蓄
工程风生水起， 恒大高科技示范园区和
生态旅游小镇及恒大新城已经开工，众
多支撑未来周口经济发展的城建和文旅

及工业项目纷纷落地。一座风景如画、宜
居宜业的魅力新城正在中原大地悄然崛

起。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你忙碌的身

影，就是这个城市的高度。

八

时序已入金秋，略带寒凉。空气像过
滤了一样自然清新， 流水像翡翠一样温
润透明。翻开周口这本大书，笔者描述的
只是其中几个片段。 面对一个正在蜕变
腾飞的城市，要想写出她的俊朗靓丽，似
乎需要才华四溢，而我绞尽脑汁，也只能
描摹勾勒于万一。

徜徉其间，我几次陷入沉思。 有人
说城中村是城市的牛皮癣、像漂亮的脸
蛋长了猩红的“疮疤”，如今这些“疮疤”
的周边吊车轰鸣、脚手架耸立。 城市在
膨胀，村庄在缩小。 拆迁改造像女人分
娩， 带来新生命的同时也带来阵痛，但
没人能阻止周口大踏步朝城镇化迈进

的脚步。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的
进程， 大多都经历了旧城改造和重建。
惟愿不要千人一面 ，少点雷同 、多点个
性。 记得著名学者、作家、全国政协常委
冯骥才先生说过 ：“我担心将来中国人
会在自己的城市里迷路 ， 不论哪个城
市，满眼全是现代建筑。 所有文化旧址、
胡同 、街道 ，都被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
机铲平 ，造起来的楼盘 ，基本上都是一
个样 ， 原有的城市个性和特点都消失
了。 ”

如果冯先生来周口走走， 也许担心
会变成欣慰。显然，周口人起码在老旧街
区改造上，已经有了自己的路子。像川汇
区的朱庄、 孙嘴基本保留原有的生活形
态，以弘扬传统文化留住乡愁为己任。古
色古香的旧民居， 记录着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百姓的生息繁衍、时代变迁，成为周
口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在河堤上看掩
映在青枝绿叶下的民居， 或者坐在民居
里品茶小憩，嗅着轻风飘来的花香，不啻
是一种醉人的享受。

看来小至一个社区，大至一个城市，
只有充分挖掘和展现生于斯长于斯的文

化精髓，时刻保持对文化的敬畏和向往，
将文化内核深植于城市建设发展过程

中，梳理城市文脉，彰显地域特色，留住
城市的乡愁与记忆，才能让城市更美好、
人民更满意。 我们大可把城市建设比作
“诗和远方”， 要真正到达那么诗意的境
界，尚需好好耕耘。

九

三川交汇，城以水生，水润万物。 老
子以“上善若水”喻水之仁；孔子以“夫水
者，启子比德焉 ”喻水之德 ；荀子以 “君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喻水之用。

当我又一次伫立于沙颍河畔时，尽
管我喝着沙颍河水长大， 早已熟悉了春
夏秋冬沙颍河景色的不同， 看惯了一日
之中沙颍河的百媚千娇， 但还是让我流
连忘返、充满欢欣。 流水淙淙东去不复，
唯有明月西斜一缕胭痕， 婉约漫卷着岁
月悠长，在风过时叠起历史的沧桑。以水
之仁、水之德、水之用的浩浩荡荡传扬着
传承者、开拓者、创业者握发吐哺、旰衣
宵食的德政勋业， 鞭策着传承者、 开拓
者、创业者的砥砺奋进、笃行致远。

我发现，每次看沙颍河，角度不同，
高度不同，都会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感
悟， 就像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一样，不变的是沙颍河的包容、沙颍
河的坚韧、沙颍河的气势。

沙颍河永远年轻着、永远澎湃着，不
畏艰险、勇往直前，带着周口人的荣光荣
耀，托起周口人的希冀希望，穿过平原，
越过山冈，汇入淮河，直扑长江。

有水鸟掠过树梢，在河面上盘旋，好
大一群，都是洋洋得意的样子，仿佛我也
是其中一只。 让我深深感觉到了水与一
个城的情结， 与一脉生命抑或一方水土
的情结。

起风了。 风生水起！ 风从春天来，吹
过沙颍、吹过周口、吹过四季。 把大豆吹
成饱莹莹，把玉米吹成金灿灿，把棉花吹
成白生生， 把花呀草呀树呀吹成了姹紫
嫣红， 把田园呀乡村呀城市呀吹成了人
间仙境。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作为周口人
的无比自豪和欢欣。 这种自豪和欢欣若
用一句话来表达， 那便是被周口人引以
为傲的金句：

“俺是周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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